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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对萧友梅音乐思想的
评价想起
—在

“
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

”
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

口汪毓和

衡
友梅是我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资历最老

、

学识最丰富的第

一代音乐家的代表
。
他曾是北洋政府国歌的作曲者

，
又是当时

北京 �所国立音乐教育机构的创办人
、

实际工作的领导人
，
也是当

时中国音乐界最重要的一位活动家
。
这样的身份

，以及他所处的时

代
，
使他经常要通过

“

讲话
” 、 “

作文
”

等形式向社会发表他对音乐

的见解
。
而且

，

他的这些见解无疑对当时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起了

较深的客观影响
，
具有相当的代表性

。
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音乐教

育家
、

音乐活动家
，
萧友梅的音乐思想也大多是结合其青乐教育和

社会音乐活动而发表的
。
我认为

，
从他的众多言论和着述中

，

基本

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核心是
“

音乐救国
” 。
这是他将自己毕生精力

投入于中国音乐教育建设的主要出发点
，

即
“

普及国民音乐教育
、

救起音乐不振的中国
” 。
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

�

一策友梅奋次盘农的有关珍设中日布扭音乐徽育的主张
，
是

“
以西为肺

”
即按照欧奖的音乐教育模式创办中国的音乐毅育

，

以利于中国的年轻音乐学子系统掌握西方音乐的科学经验 �如基

本乐理
、

现代记谱法
、
和声学

、

键盘乐器等沁以此作为改造中国，’�日
乐

” 、

建设具有中国
“

民族性
”

的
‘’

新国乐
” 。
萧友梅的这个观点与

赵元任
、

刘天华的同类观点是基本一致的
，
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专

业音乐家所持的观点
。
但萧友梅对中西音乐的关系上基本是主张

“

学贯中西
、

兼收并蓄
” ，
其体在

“

音专
”

的专业设�和课程设�有

一定的落实
。

应该指出
“

以西为师
”

并非是主张
“

以西代中
” 、 “

全盘西

化
” 。
虽然萧友梅公开承认

“

西方音乐随粉时代的步伐不断向俞进

步了
，
而中国音乐的发展是停滞落后了

” ，
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要彻

底否定
、

抛弃中国的传统国乐
，
而是为了要使中国音乐的建设尽快

赶上世界音乐的发展进程
。
所以

，
将拚友梅等人的观点说成是宜扬

“

欧洲中心论
，‘ ，

把萧友梅等人的努力说成是造成中国近代音乐的

发展走了一条
“

欧洲中心论
”

的
“

错路
” ，
仿佛这些前辈们的功绩

不值州提
，
反倒是

”

遗患无穷
” 。
这种看法是反历史主义的

。

二
，
萦友梅的典举观点若本上是派承鑫元培扭相

“
魏育 ’ 的文

化方针
，
亦即 “

为人生面艺术
�

的规点 他的办学和创作都体规了

发展中外历史的
、

鼓舞人心的健康香乐传统
。
他不仅不笼统地反对

“

本国民族音乐的传统
” ，
还力主推进收集

、

整理
、

学习
“

民歌
”

的

工作
。
他只反对那些鼓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

、
低俗颓康的

、

攀锦

晖式的歌舞音乐
。
显然

，
他的这种美学观点得到了黄自

、

刘雪庵
、

贺

绿汀
、
程愁摘等音乐教育家的支持

，
也对田汉

、

轰耳等革命艺术家

有一定的影响
。
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攀铆畔当时受到了

“

学院派
�

偏

见的排斥
，
又说举锦晖当时受到了幼稚的

“
救亡派

”

的
“

左
”

的压

制
。
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

，
也违背了艺术的美应该是

“

真
、

善
、

美的统一
“

的基本原则
。
通俗音乐是人们所储要的品种

，

但不等于它不存在
“

高低
、

美丑
”
之分

。
恰恰相反

，
在这个领域里攀

锦晖等人的所作所为还真是一个令人忱虑的现实问题
。
萧友梅等

�� 人氏衣弃 无如如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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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聂耳等人当时批评黎锦晖的所谓
“

家庭爱情歌曲
”

和
“

成人

歌舞
” ，
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

。

三
，
带友梅与孙中山是同乡

，
两家又是世交

，
他还在孙中山从

事革命的困难时刻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
，
一立到今加了孙

中山的
“
同皿会

� ，
并在

“
辛亥革命

”
后担任 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

的秘书
。
尽，后来他一度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担任过公职 ，

还曾是

北洋政府正式顺布的
“
目歌

”
的作曲者 在

“

北伐战争
”

爆发前
，
多

数中国人都承认北洋政府的合法地位 �连孙中山都曾为了与北方

谈判接受邀请到了北京�
。
当 ����年后

，
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

后
，

萧友梅受蔡元培的影响接受了南京政府的公职�国立音乐院教

务主任
、

代理院长及国立音专校长等�
。
这一切说明萧友梅的爱国

思想与他的正统观念是不矛盾的
。
他的这种爱国立场还推动他在

“

九一八事变
”

和
“

一二八事变
”

后
，
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支持

“

抗

日救亡
�，

的立场
。
一方面爱国

、

一方面拥护政府
，

对萧友梅讲来
，
是

可以两者兼顾的
。
这一点正像他在

“

七七事变
”

揭开全面抗日战争

之前
，
他的爱国立场与他一心想办好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

“

国立

音专
” ，
两者之间也是可以兼顾一样

，
他当时没有感觉对那样的办

学方针
、

音乐思想等有什么矛盾
。

但是
，
当华北的

“

七七事变
” 、

加上上海的
“

八一三事变
” ，
面

对普俊略者的炮火大举进攻我国的中原领土
，
面对着大且无辜同

胞的流血牺牲
，
以至作为祖国象征的首都南京也告陷落

，
他开始严

肃地思考艺术与时代
、

民族
、

人民的一系列根本问题
，
思考艺术教

育应发挥什么社会责任等过去所没有想到的问题
。
在向当时政府

教育部领导的报告中
，

他公开表示
� “

在这回的大变动当中
，
所有

的制度和组织
，
理论和方法

，
都将跟随着客观条件和需要的转移

，

大大地起了变迁
。 ”

他痛感
“

高深专门人才的养成
，
现在不是时候

了
” 。 “

这种专门人才
，
在太平盛世固然是可宝贵的

，
在非常时期

，

则未必能在音乐上有所贡献于国家
。 ”

他提出了
“

音乐是精神上的

国防的建设者
”

的思想
，
他认识到

“

民族意识之醒觉
，
爱国热忱之

造成
，
实为一切国防之先决条件

” 。
为此他从美学上强调了

“

音乐

对于集体生活的功用
” ，
认为

“

凡是艺术都是实用的
” ， “

音乐—
和别的艺术一样

一
无论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应该

、

并且的确是

实用的
“ ， “

音乐应该即刻从非意识的境界苏醒过来
，
回到意识的

境界
，
意识地替国家服务

” 。
在他的这一报告中

，
他实际上承认过

去我国�当然也包括国立音专在内�所实施的教育方针
，
实质上是

一种要不得的
、

带有
“

超然的观念
” 、 “

技术万能观念
”

的
“

奢侈品

的音乐
” 、 “

个人主义的音乐
” 。
因此

，

他庄严地号召
� “

提倡服务的

音乐
” 、 ’‘

提倡集团歌唱
” 、 ‘，

提倡军乐队
” 、 “

音乐到民间去
” 、

一

直到
“

从服务中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
” 、 “

跟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

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
” ，
以及

“

为国家应如是
，

为音乐应如是
，

亦只

有如是
，

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〔注
�

这里无疑是指萧友梅从 ����

年初毕业于莱比锡音乐学院到 ���� 年底他写这份报告的�� 年�

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
” 。

显然
，
这不仅是萧友梅的一份工作报告

，

也是他对自己 �� 年

为建设中国音乐所经历的全面的思想的总结
，
他从祖国

、

民族
、

人

民的角度看到了自己过去的不足
，
初步找出了解决长期矛盾的出

路
。
应该说

，
他在这个

“

报告
”

中的种种思考是非常真诚的
、

深刻

的
，
特别是对他以往奉为

“

圣典
”

的欧洲音乐发展和被视为
“

学院

派
”

办学经验的分析批判
，
比现在有些同志一再指贵的所谓

“

救亡

派
”

的用词还要严厉
。

他从中得到的有关中国新音乐建设的喻望

�即
“

跟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
，

和
’‘

为国家应

如是
、

为音乐本身亦只有如是
，
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来无处寻觅

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
”
�
，
比现在有些同志一再指贵的所谓

“

救亡

派
”

的期望则不仅
“

不谋而合
” ，

甚至还
“

有过之而无不及
” 。
说明

在国家存亡
、

民族大义面前
，

大家的心
，

包括对艺术的观点
，
开始真

正联在一起了
。
要是萧友梅的这个

“

报告
”

的精神能够得以实现
，

我想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在中国民族解放中所发挥的作用肯定会有

大的改变
。
但是

，
客观的事实是萧友梅的这些发自内心的呼吁竟遭

到当时统治当局的
“

不理睬
” ，
他的美好的梦想并未受到丝毫的重

视
，

甚至被长期尘封而不为人知
。
倒是那些现在一再被有些人指资

的
“

以吕骥为
‘
一把手

’

的
‘

救亡派 ” ，

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
，
办

起了基本符合萧友梅的
’‘

报告
”

精神的每迅艺术学院音乐系
。

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
，
只要是符合历史发展

、

符合大多数人

民利益的主张
，
即使有某些人碰了壁

，
总还会有其他志同道合者去

实现
，
历史巨人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�今天我们重新会聚一堂

，
研

讨萧友梅有关建设中国新音乐文化的思想的意义也就在于此
。

汪长和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
、

博士生导师

�资任幼辑 金兆钧�

人阮衣要 刀凌成灿怂 ��


